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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五峰走笔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长征新旅日记长征新旅日记 3

瞻仰烈士刘英故居
□应忠良

我的父亲
□施陈高

5月18日 晴热 中午暴雨
每个地方都有几位热衷于挖掘乡

土文化的有识之士，钟同富先生便

是。他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瑞金

十大红色文化传承人。下岗之后，56

岁的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帮工。尽管薪酬微薄，但干得很欢。

古道热肠的他主动提出担当我们的向

导，令我们大喜过望。

刘英，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江

西瑞金人，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

率中国工农红军进驻瑞金时参加红

军；1934年 7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 2月，组织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挺进师，任政

委，粟裕任师长，两人率部在浙西南

开辟游击根据地；1938年 5月，任中

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1942年2月，

由于叛徒出卖被捕，5月18日，被秘

密枪杀于永康方岩。我本永康人，打

小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前往英雄

墓祭扫。走出校门之初，参加过刘英

烈士遗孀丁魁梅的遗体告别仪式。

后来又曾有幸在其遗腹子时任浙江

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的身边工

作。由是，到了瑞金焉有不去寻访先

烈故里的道理。

刘英故里象湖镇竹岗村离城不

远，驾车转瞬便到。这是一个普通的

村落，沃野平旷，房子错落不规。钟同

福先生带着我们来到一幢半新不旧的

楼房前，见两位老者已在迎候。经介

绍和攀谈，方知这对年过七旬的兄弟

俩乃刘英的侄孙。在我们的追问与提

示下，他们打开话匣，源源道来。一个

鲜活、立体的刘英形象及其家世便也

逐渐清晰起来。

刘登连、刘登迂兄弟俩告诉我，刘

英本名刘声沐，生于1903年，兄弟7

个，排行老幺。他们的爷爷刘声波排行

老二。老大吸食鸦片，单身潦倒；老五

老六早夭；剩下的全部参加红军。其中

老三、老四参军后再无消息。他们的父

亲也是红军，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的

广昌一战中受伤被抓。他被送到九江

的感化院，强制劳动。当时，刘家就剩

下这个男丁，关了三年后，奶奶花钱找

人担保放了回来。刘英走后，家中一直

没有他的消息。解放后，他们的父亲到

处托人、写信寻找。直到1957年，家族

方才知道刘英已死多年。

“我们叔公刘英在老家有一原配

夫人，两人育有一女。刘英走后，只得

改嫁，否则红军家族，会受牵连。女儿

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已去世，她则活到

了八几年。两个外孙，一个在家种地，

前些年帮人造房压死了；另一个名叫

毛远增，也已70多岁。喏！就这房

子，塌了！”

循声望去，老人身后的房子仅剩

断墙残壁，杂草丛生，青苔湿滑，风雨

飘摇。唯朽木不折，墙体傲立，精气犹

存，依旧透着一股不屈与坚忍，似乎在

诉说或是等待着什么。

告别两位老人，钟同福先生又带

领我们驱车位于瑞金城西10多公里许

的云石山。云石山山高不到50米，方

圆不足千余平方米。1934年7月，正

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第五次反

“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原驻在沙

洲坝的中央机关，已被敌人发现。为安

全起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移迁到较

为隐蔽的云石山一带，分散在就近的各

个村庄。在云石山居住和工作的有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

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子珍和部分工

作人员。云石山虽小，却怪石林立，树

木繁盛，典雅怡人。今日更引领我等众

人寻幽膜拜。此山四面悬崖峭壁，只有

一条百级石砌小道直达山顶，中途还有

两道石门屏障。若非战事紧急，实乃隐

居读书的好去处。

钟同福同我说，他爷爷钟国海倾

尽家财救护两位红军伤兵的故事，其中

一位名叫李开华的在其家中生活了九

年。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当事人都已

故去，唯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叔叔依旧健

在。我提出想见见他。于是，我们又驱

车来到他的老家——万田乡麻地村。

老人生于1934年3月，对于红军虽然

没有记事，但对于与其一同生活了九年

的“哥哥”却是印象深刻。上世纪五十

年代初，新政肇建，身体里流着红色基

因的他，毅然加入志愿军队伍，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这让我对眼前这位面相

清濯、身体已经颇显羸弱的长辈肃然起

敬，遂合影一帧，以资留念。

饭毕，我们与钟同福先生和他的

叔叔告别，互道珍重，向于都继续赶路。

于都西去瑞金100余公里，但见

地阔天高，飘带一样蜿蜒、光新的河水

迄逦东去。城市整洁，秩序井然，树木

葱茏，绿意盎然。时值午后，夏日炎

炎。立于“长征第一渡口”，仰望高高

耸立的“中央红军出发纪念碑”，遥想

当年，心潮起伏。红军长征起始于

1934 年 10月，起始地点便在脚下。

其时，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几十

万大兵，步步为营，“三分军事七分政

治”，稳扎稳打，蚕食相逼。事实上，红

军长征是迫不得已的撤退与突围和转

移。当年的10月16日夜，月黑风高，

中央苏区的八万余名红军官兵，迈着

沉重的步伐，陆陆续续越过于都河上

的几座浮桥，向西进发，跨出了万里长

征第一步！

今年的父亲节，于我失去了意

义。因为，如山的父爱崩塌了。

3月15日，父亲在等待的遗憾中

离我而去。而我，作为他的长子，却在

返程的高铁上，心神不宁地盯着手机，

恨不得生出翅膀飞到父亲身旁，见上

老父最后一面⋯⋯妹妹来电说，父亲

在抢救中，语气难掩悲伤。我的心在

那一刻揪得紧紧的，一种不祥的预感

袭来，泪水潸然流下脸颊。列车飞驰，

我仍觉得它太慢，多么希望早一点到

家，能和父亲说说话；多么希望我乘的

是时光列车，穿越回那有父爱遮天的

岁月。可是，一切终成定数。

当我终于伫立在父亲的遗体旁呼

叫他时，他再也不能回应我了。父亲

的默默离去，像一块青石板压在我的

心头，思念却像石板下的青草疯长，让

我至今挥之不去。常常在梦中哭泣醒

来，泪水在记忆的长河中流淌不息。

父亲姓施名明福，1933年出生在

芝英溪岸。在那个时代出生的父亲，

一生历经磨难。而父亲在我眼里，永

远像一座大山，是那般沉静，那般刚

毅，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人世间的世态

炎凉和风风雨雨。

父亲13岁离家，跟随表叔拜师学

手艺，在临安一带讨生活。16岁，他

回到家乡，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铜

匠。他的手艺成了当地的一门绝活。

因为为人诚实，手艺又精，曾被天行集

团前身的火锅厂聘为工艺师傅。

由于家境不好，父亲30多岁才有

了成家的机会。经姑婆介绍，父亲和

母亲走到了一起。而后，随着我们兄

妹四人的相继出生，父亲身上的担子

愈发沉重。冬天挖井是最累的活，父

亲为了一元钱的补贴，每次都争着参

与;为了挣收入，他学起屠工，临近春

节为村民杀年猪。别人一天杀五六头

年猪，他要杀十一二头;自留地里种

菜，人家豆子种一季的，我们家种两

季,三月青长得高高大大，又绿又嫩,

豇豆比别人家的都长。

生产队里，父亲一直担任队长。

后来，他还担任大队里的副大队长、调

解主任。那年头，生产队长的担子不

轻。最苦最累的活，必须是队长带

头。生产队是一级核算单位，全队社

员的工分报酬高低，队长的能力是关

键因素。因此，队长除了是各项农活

的强者外，还要具有头脑灵活、公正无

私的品质。父亲就是这样的角色。父

亲当了40余年的村干部，廉洁奉公，

铁面无私，深得大多数村民的信任，但

也得罪过人。有人当面责骂过他，报

复过他，让他受了很多委屈。每当此

时，父亲总是不声不响，从不发脾气，

把一切独自承担下来。

2012年，我到开化县投资办厂。

创业之初，百般艰难，是我慈爱的父

亲，给了我挑战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第一时间迎接我，

嘘寒问暖。他从不评价我的行为，但

他关切的眼神让我由衷感到踏实，就

像从水中挣扎上岸，踏在坚实的大地

那般从容，那般坚定。自去年始，公司

经营状况愈发顺利。当我喜滋滋地告

诉父亲这个好消息时，他依旧一言不

发，只是用沉默和慈爱回应我。

在父亲的眼里，我永远是他心头

的宝，精神的寄托。读高中的时候，父

亲帮我定做了一套劳动布的衣服。他

正等待着我的赞美，而我却冒出一句，

为什么不做两套呢？父亲很内疚，那

情形至今让我想起就心痛不已。每年

清明，族兄施祖亮、施会武都会约父亲

到祖居地古塘里村去祭祖。那时刻，

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光。他有时带上我

和孙子，并将我介绍给各位长辈，众多

宗亲。他同时还告诫我，不要忘了祖

宗，要传承施家的家风。

岁月无情，苍天有爱。愿勤劳本

分了一生的父亲安息吧。

村志补遗
（三首）

□蒋伟文

永康东部边陲小山村

四面群山收集着雨水汇成
小溪；流过村庄
向东，进入
东阳境内。鸟儿飞过
黄寮尖或八盘岭头
来马岭坑筑巢。
上蒋村，如今已并入上马村，
村民仍自称是上蒋人。
小鸟在枝头跳跃。你认出
布谷或斑鸠。
听！鸟儿也操上蒋口音——
永康上角腔，
夹杂着东阳、磐安一带方言。

应树德堂的木猫

应树德堂的木猫
朝着店门口，蹲在柜台上。
它是一只黑猫
更是一只
神猫。

它见证了
小鹿衔仙草的美丽传说。

而且它从来不生病不吃药。
从明代
活到今天。

老药店代出名医，
尤擅妇科、胎前产后。

有人循着古街走进中药店
先看到它
然后去看坐堂中医师。

那只木猫目送她
走出店门。
当她提着中药
跨过门槛，木猫在她身后
喵地叫了一声。

想起程文德在寺后山
为父守墓三年

嘉靖十七年。
程文德辞官回乡
建庐于清渭寺后山
为父守墓。
远近青年才俊赶来求学
自建庐舍环于墓。
索性在此创办书院。种上几株竹子。
读书，讲学，写诗。
且享三年安静和平之福。
梅雨初晴后，
程文德送访友下山
走过田间曲径。举目南望，
远峰云雾缭绕。
告别了友人，
他绕过荆棘与藤蔓
走在山道上，在寺后山前
站成一棵松。
两条溪，一清一浊
奔流直下，
在他的胸中汇合：
悠悠人间事，天地良心！


